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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往死亡的途徑繁多，但通往勝利的途徑只有一條。《冰室箴言第一條》 

 

加百列‧費爾茲感到快要窒息。循環再生的空氣中充滿了垃圾焚燒的臭味；每當室內

那其餘的二十四個可憐蟲呼吸吐氣時，情況就變得更加難受。室內一片黑暗，他們躺在堅

硬地板上，船身的震動搖晃著所有人。加百列已經連續好幾天都睡不到幾分鐘就醒了。 

震動隨著一聲砰然巨響停了下來，許多乘客嚇得大喊大叫。門忽然開了，光線流瀉

進來。要不是寒風也隨之湧入，他們也許還會心懷感激。風的吹襲如同有形的攻擊一般，

切膚鎖喉。除了光線和雪的味道，外面似乎什麼東西都沒有。 

接著，一個巨大的陰影大步向前，站到了門與門之間。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什麼。它約

莫六呎高，壯得像一座雕像，手上還拿著一把巨大的步槍指著眾人大喊。 

「所有人都起來！只要四十秒你們就會凍僵！快動起來！」 

加百列和其餘的人拖著腳步蹣跚地走了出去，用手抵擋侵襲雙眼的風雪。他的腳一離

開坡道就踏入了深雪，讓他不由得大叫了起來。更多穿著戰鬥裝甲的警衛將成群的囚犯趕

向一整排閘門，門扉如同地獄之顎在他們面前打了開來。些許暖意從入口迎面而來，眾人

蜂擁而入。 

 當門關起來時，光線照亮了他們的新家。這地方充滿了強烈的人造感，到處都是鋼

鐵和電線，還有一條走廊通向不知名的深處。一名警衛大吼命令他們繼續前進，直到他們

走到另外一扇門前。在那門後是一個大堂，足以容納五百人。 

「排排站好！」警衛大喊。「典獄長要檢視你們！」 

典獄長凱喬拉站在中控室的正中央，雙手放在背後，俯視面前的幾十台螢幕。每一

台上面都顯示著新來的囚犯。沒有一個人是他看得順眼的。這並不意外。所有人類中，僅

有一小部份的人能熬過再社會化改造計劃的折磨，但即使是在那一小群人中，他的計劃也

只會收到一堆人渣：海盜、小雜碎、殺人犯，也許再多個一、兩個政治犯。 

他早就考慮過要把他們全都槍斃了，但這不是他的工作。既然蒙斯克大帝想要死神，

蒼天在上，我就一定會讓他得到死神。 

「告訴我那是誰，」凱喬拉手指著螢幕說。「那排的第七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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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個矮小，營養不良的年輕人，他其實還是個男孩。他的頭和裸露的肩膀被酸蝕灼

傷，兩個前臂上有著十字形疤痕。從憔悴臉上向前望的雙眼就像神族的眼睛，張得大大的，

毫無情感可言。 

其中一名少尉分析師回答了這個問題。「二等兵山繆‧洛德斯，二十二歲。犯了多起

傷害、濫用軍方配備與破壞軍方財產。六起謀殺。他的精神分析報告相當冗長，長官。」 

「不用想也知道。他身上的傷痕是怎麼來的？」 

「他是在一個被蟲族占據的星球上受傷的，長官。他是率先攻擊一處蟲巢的隊員之一。

那次行動的計畫並不周詳；整個小隊被蟲族的生化毒液擊中。不知何故他存活了下來。其

他的傷口是自殘造成的。」 

凱喬拉將螢幕影像的鏡頭拉近，看著洛德斯頭上傷痕的毀壞組織，並思考著這男孩犯

下的每一項罪行。誰知道有多少個神經突觸接觸到異形的毒素，使那個小子變成了冷血的

石頭人？透過訓練可以看出他還有多少用處。典獄長將鏡頭拉遠，回到其他人身上。 

大部分新囚犯將視線投向前方或往下看。有幾個人以挑釁的眼神看著警衛。但有一雙

眼睛來回飄移，接近恐慌的邊緣。 

凱喬拉從來沒看過有人在大堂上如此恐慌。「那個人是誰？那排的第二十個。」 

技師們在他們的電腦上作檢索，但數分鐘後，他們還是沒有回答。他轉過身，看見有

三個技師擠在一個螢幕前面。 

「怎麼回事？」 

 「我們幾乎查不到資料，長官。他的名字是加百列‧費爾茲，是從一座殖民哨站運

來的。沒有犯罪紀錄，沒有詳細資料，連個精神傾向的註記都沒有。」 

凱喬拉皺著眉頭。有某個官員忽略公文作業也不是第一次了。「向克哈星提出需求。

我們需要更多的資訊。」 

「他們至少得花上一天的時間才能回覆我們。我們該將費爾茲從隊列中排除嗎？」 

「不。替我轉接過去。」過了幾秒之後，在中控室中央的麥克風前面的黃燈亮了起來。 

 

 為了勝利，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。而代價總是高昂的。《冰室箴言第二條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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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囚犯們相繼打了個寒顫，就如往常一樣。凱喬拉對這樂此不疲。 

「訓練會在你們下一次睡眠循環後開始，並在我說結束時結束。」一陣停頓，然後他

繼續把話說完，「歡迎來到冰室。」 

警衛讓囚犯們移動到另一批更深入設施內部的大門。 

警衛們看著所有的囚犯進入後，旋即鎖上沉重的大門。有些囚犯四處張望，看著他們

的新管理者：一群機器人。它們站在走道旁的小凹室中，個個都比一般男人還高出一個頭，

全身重甲還配有兩管電磁大砲。它們一動也不動，處於完全靜止的狀態中，但加百列想像

得到它們隨時可能利用底部的履帶展開行動的情況。 

似乎沒有囚犯對測試它們感到興趣。 

一個呆板的女性聲音傳了出來，這是電腦副官的聲音。有些人開始抱怨，咒罵電腦副

官等等。電腦副官正式地歡迎他們來到死神訓練設施，並說它希望他們能成為對自治聯盟

有用的貢獻者。頭上帶有傷疤的年輕人聽完後，一臉陰森地笑了笑。 

電腦副官如同朗誦假日旅遊小冊子一般快樂地介紹著這個設施。它幾乎讓這地方聽起

來很吸引人，但你不用多有遠見，也能察覺有不好的事情即將發生的種種跡象。這裡的空

氣又冷又乾，而且聞起來有股焦臭。在一片牆板上則有一灘紅色、乾涸的污跡……就算猜

對那原本是什麼，恐怕也沒益處。 

被監視的感覺極為強烈。加百列朝上瞄了一眼，看到天花板上一堆感測設備；感熱裝

置、動作偵測器、攝影機，誰知道還有什麼。在這裡是沒有什麼隱私權可言的。 

最後，他們走到了大寢室。那是個充滿牢房的區域，而且裡面可不是沒人。上百個可

能才早到幾個小時的男人走了出來，和新人們打招呼。 

加百列很清楚這不會是愉快的會面。他試著讓自己變得比較不顯眼。毫無疑問，有人

即將被衡量、遭到挑戰並成為殺雞儆猴的對象。就像回應他腦中預想的情景一般，一個魁

梧的大塊頭神氣地走向新的囚犯們，像鱷魚般裂嘴笑著。 

 

「這個是什麼東西？」一個粗啞的聲音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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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個人都看著那蠻漢所挑選的受害者─有傷疤的小子。大漢臉上還是帶著爬蟲類般

噁心的笑容，他好想一拳揮下去，但他想要先玩玩。 

「你從哪來的，矮子？」 

「我不知道。」沒有恐懼。一點感情都沒有。 

「我不知道，」那大漢模仿說，引起了他周圍人們惡意的訕笑。「那你的名字呢？

你太笨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嗎？」 

「蟲人。」 

加百列感覺他的手臂起了雞皮疙瘩。 

 

 囚犯們必須為他們自身的存活付出代價。《冰室箴言第三條》 

 

「喔，是嗎？你不叫異化蟲或飛螳？看看他。我覺得他需要一個新名字。或許叫矮子

蟲。小雜碎……搞什麼─？」 

加百列看不見那大漢看到的事情，但其他人看到了，而且沒有人笑得出來。那小子在

瞬間出招，朝那蠢貨的腹部重重揍了一拳，把他打得彎下腰來，接著他朝大漢身體的側邊

施展出一連串快速且猛烈的踢擊，讓那大漢倒在原地輕聲低泣。 

那小子微笑著環顧四周。那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笑容，露出銼尖利齒和病態牙肉的怪物

般笑容。 

「我的名字就只是蟲人。」 

他們的睡眠循環沒有持續很久。警報聲衝擊他們的雙耳，直到所有人都離開牢房才停

了下來。 

他們被聚集到餐廳裡，一台機器分發他們的第一餐，一坨不衛生的黏糊糊營養物。天

知道裡面還混了什麼。那東西嚐起來沒有味道，令人無法滿足，但依舊是唯一的食物。加

百列只吃了幾口，一個體型較大的囚犯就把他的碗搶走了。他決定不和他計較。 

沒有人在蟲人吃東西時靠近他，食物一直從他齒間的空洞噴濺出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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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腦副官邀請他們回到大堂，那裡已經被改造成虐待狂心目中理想的障礙操練場。囚

犯們被命令奔跑、跳高、彎腰、伸展、衝刺與抓握，一再重複。一組哨衛機槍讓他們不得

不持續移動。 

第一天結束了，每個人都精疲力竭，疲憊的囚犯們只渴望能夠休息。 

情況會越來越糟。 

日子恍惚地過去了。訓練並沒有固定的規律。能睡覺的時間隨電腦副官高興而定。食

物從來沒變過，但訓練方式不停地變化。 

 光說冰室受到機器的掌控還不夠貼切。冰室本身就是一個機器。每個房間都裝設有

某種類型的機器人，許多是專門做為單一項目的訓練之用。那些機器人有的擔任移動的標

靶，有的是戰鬥技巧與障礙的練習對手。它們不懂仁慈、不會偷懶，囚犯們想要輕鬆應付

是不可能的事。 

模擬牢房裡的日子是最慘烈的。每個囚犯都會被領到組合成有如棺材形狀的燈泡、電

線和套帶中間，接著副官會邀請他躺到裡面。這邀請是不能拒絕的。 

接下來的訓練只能以惡夢來形容。光線與聲音被直接輸入腦中，專門用來挑起某一種

情緒。加百列必須被五花大綁地躺在一個裝置中，任由感官像絲弦一樣被人撥弄。他感受

到極樂與絕望，還有寧願自殺也不願承受的恐懼。 

訓練結束時，每個囚犯的表現都一樣：爬著出來然後倒在地上，顫抖啜泣。就連蟲人

也對這種待遇有所反應，但他的雙眼中流露的激切大過於悲慘。 

過了三個星期，有一個人沒有醒來。電腦副官下令囚犯們離開牢房。加百列瞥見臥舖

上那具嘴裡凝結血液，死相令人膽寒的屍體。而當他們回去時，他已經不在了。 

「你挺有趣的。」 

坐在長椅上的加百列抬頭看去。蟲人在和他說話。從他們來到這裡後，這瘋子就沒和

任何人說過話。「什麼意思？」 

「你並沒有很害怕。」蟲人露齒而笑。他銳利的牙齒讓他看來一點也不像快樂的樣子。

「其他人搶你的食物。搶你的臥舖。讓你得為了上廁所等老半天。你被人踩在腳下。你應

該更害怕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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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謝謝，大概吧，」加百列說，然後又吃了一匙那淡而無味的食物。在蟲人坐下後

就沒有其他人靠近這桌子。也許加百列今天能吃完整碗了。 

 

囚犯們必須無時無刻保護自己。把每一個平靜的時刻當成戰場，並把每一個戰場當

成平靜的時刻。《冰室箴言第四條》 

 

「我不是在稱讚你，」蟲人說。他的話語中沒有惡意，只有令人不安的好奇感。「你

的行為怯弱。你看來虛弱。但你並不害怕。所以你實際上並不弱。你在隱藏。」 

加百列猜想蟲人並不會接受否認。「我覺得在這裡事情只會變得更糟，而不會更好，」

他說。「如果他們低估我的話，或許我會有點優勢。」 

蟲人似乎沒聽到他說的話。他盯著加百列手臂上青紫色的瘀青。「你沒必要受到這

傷。」 

他說的沒錯。操練場到處都是發射橡膠子彈的機器人。那些機器移動緩慢，沒辦法蹲

下或閃躲，想讓它們追蹤一個奔跑的目標也只是勉強。要閃避它應該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

了。 

然後，一台機器人投射出了一個小孩的全息影像，一個不實在，甚至繪製得很糟的影

像，但那影像嚇到他了，讓他猶豫了一下。機器人射擊他的手臂作為懲罰。 

「我沒辦法，」他說，但是蟲人做出了他那恐怖的微笑。 

「可以，你可以的。我看得出來。我不覺得他們看得出來。」他指著天花板。 

加百列笑了。「蟲人，有人告訴過你，你有點奇怪嗎？」 

蟲人聳了聳肩。「我就是這樣。」 

凱喬拉可不是閒著沒事做。他每天都監視著他的職責所在，安排他們的輪替，管理他

們的營養補充品。他們沒發覺到自己至今已經吃了十八種不同的餐點，而每一餐都是類固

醇、中和劑、賀爾蒙抑制劑，還有總結來說是毒藥的獨特混合物。調製補充品是個猜謎遊

戲，即使成功率還不錯，在訓練行程的早期階段也總是會有一兩個失敗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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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仔細地檢視著囚犯漢尼索的驗屍解剖錄影。他一邊看著解剖，一邊和站在左邊的醫

生說話。「所以你對他的死因一點頭緒也沒有？」 

「我懷疑是補充品第十七號造成的，但還是沒辦法確定原因。」 

「好吧，讓他們換回原來吃的第十六號；在拿到一份完整的分析報告前，我們不會使

用第十七號。」 

醫生點頭並離開了中控室。凱喬拉又回去盯著螢幕。囚犯們正排隊等著領取他們無味

的粥糊。 

 幾分鐘後，他又看到了在過去幾個星期一次又一次發生的景象，一個名叫波勒克的

囚犯搶走費爾茲的食物。費爾茲之前都沒有反抗。這次卻不一樣了。 

當費爾茲從座位上站起並猛打波勒克的後腦時，凱喬拉幾乎笑了出來。在兩人發生衝

突的同時，食物和囚犯們四散開來。鼓譟和大喊震動了整個餐廳。就連在中控室內的技師

們也停下手邊的工作來觀看。 

凱喬拉仔細地觀察費爾茲。這新兵的戰鬥技巧大有進步，但他還是處於從後追趕的階

段。在他受訓的期間，波勒克每個星期大概會打架兩次。費爾茲則有可能根本沒和人真正

的打鬥過。 

波勒克第一拳就打在費爾茲的臉上，讓個子較小的他站立不穩。在三記快拳之後，費

爾茲倒在地上。波勒克將他壓倒在地。費爾茲根本沒有機會反擊。他的對手揮舞雙臂把他

當成麵團一樣捶打。囚犯們鼓譟了起來。勝負懸殊。 

凱喬拉的眉頭緊鎖。指導方針規定他不得干預。把每一個平靜的時刻當成戰場，並把

每一個戰場當成平靜的時刻。如果費爾茲不能應付這種狀況，他就不適合成為一名死神。 

 

你的敵人是你最好的導師。好好地學。《冰室箴言第五條》 

 

話說回來，那些規矩是凱喬拉自己定的。他決定他能原諒自己的漠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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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按下了一個按鈕，警鐘在餐廳內響起。麥克風前面的黃燈亮了起來。「用餐時間結

束了。回去訓練。」囚犯們緩慢地照做，波勒克遲疑了一下然後起身。他們魚貫離開了餐

廳，留下費爾茲一個人，動也不動。 

凱喬拉轉身面向其中一名技師。「我要一個醫療團隊過去帶他回來並治療他。我要聽

他說話。」 

「長官？」 

「克哈星方面還沒有回應，我已經對等待答覆感到厭煩。那個人不屬於這裡。我想要

知道是什麼人覺得他該來的。」 

 

* * * 

   

加百列醒來時，身上數不清的瘀青爭先恐後地爭取著他的注意；但那些痛楚的感覺有

些遙遠，就像地平線上的模糊輪廓一般。他感覺不錯，即使他根本沒辦法動。束帶把他牢

牢地固定在一張乾淨到不可能是他臥舖的床上。 

「終於醒來了。」 

加百列轉頭面向聲音的來源。他所能看到的就只有漂亮的光線搖曳在一個模糊的身影

四周。一個模糊、隨著每次心跳而改變的詭異身影。 

「你為什麼是蘋果？一顆蘋果融入冰塊中是很不禮貌的行為。」加百列傻笑說。 

那聲音發出了短暫的笑聲。「趁止痛劑還有用時好好享受吧，費爾茲。」加百列聽到

一台機器發出輕微的嘶嘶聲，然後平靜的感覺瞬間就氣化不見了。眼前那成千冰塊飛舞的

景象分解，變化成一間燈火通明的醫護室與典獄長凱喬拉的景象。 

「感覺好多了嗎？」 

加百列的心跳加速，思緒在腦中飛速運轉。他的警覺心升起，痛楚也不再那麼遙不可

及。「不。一點也不好。」 

「早點習慣吧。這東西的成分和他們放在戰鬥藥劑中的是一樣的，只不過稀釋成大概

六分之一的濃度。可以幫助你在不愉快的情境下保持專注。」典獄長在他床邊一個位子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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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下來。「囚犯們通常得要有極佳的表現才會得到醫療照顧，費爾茲。你在這的時間還不

足以讓你有這種資格。我是只為了你而破壞規矩。」 

「我受寵若驚。」 

「我受寵若驚，長官，」凱喬拉說。 

加百列短暫考慮過要以輕蔑的態度回應。非常短暫。「是的，長官。」 

「我的部下對你的身分有許多不同的揣測，費爾茲。」凱喬拉的雙眼一直盯著他的雙

眼。「我們唯一相同的意見就是你不是個冰室的料。有智慧、專注和具備同理心之人不屬

於這裡。」 

 

絕不讓你的敵人以虛假的表面哄騙你。看穿他們的詭計，威脅就會自動在你面前現

形。《冰室箴言第六條》 

 

加百列無法讓自己聽起來不語帶嘲諷。「很抱歉讓你失望，長官。」 

「你是怎麼會跑到這裡來的？」 

「長官？」 

典獄長將身體向前傾。「你犯了什麼罪？你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 

「你不知道？」加百列說，急忙地加上，「長官？」 

「先假裝我不知道。」 

「好的，長官。」加百列集中思緒。他的故事得聽起來像是真的才行…… 

「我的兄弟和我在一年半前成了一處新殖民地的成員。結果那是一個很爛的決定。」 

「新殖民地的生活並不輕鬆。」 

「在自治聯盟的管理下，那根本是難以度日的生活。最開始是政府機關不斷地刁難，

然後是喪失個人補給品；而在兩個月內，他們強徵了殖民地中一半的居民進入礦場工作，

就只為了把反抗者每天十四個小時都關在地底下。我的兄弟也被迫加入行列之中；然後他

失蹤了。」 

典獄長點了點頭。「所以你就有所行動了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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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去找地方行政官問幾個問題。他不想聽，於是我更大聲地問。當他把我丟出他的

辦公室時，我把一瓶蘇格蘭威士忌打翻在他的襯衫上。他的走狗們把我打了一頓，然後我

就在前來冰室的太空梭上醒了過來。」 

典獄長凱喬拉難以置信地瞪著。「就這樣？」 

「你不相信我。」 

「我相信一個殖民地的小官會想要把某人送來這裡，只因為他的衣服被弄髒了。我就

是不相信他辦得到。」凱喬拉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。「要來到冰室並不是件易事，費爾茲，

而你不適合這裡。」 

「很抱歉讓這地方變爛了，長官。你對此有什麼計畫嗎？」 

凱喬拉微笑說。「沒有。」 

「什麼？」 

「自治聯盟需要死神。對我來說這就夠了。」 

「那個……長官……」加百列結巴了。 

「閉上嘴，囚犯，」凱喬拉說道。「我們從廢物中訓練出死神。你下面那群牢友大多

都不值得花錢把他們運來這裡，但我們還是給他們一個機會。或許百分之十或十五的人能

戰勝挑戰。其餘的人則不行。這並不是什麼太大的損失。」 

「但是你，」凱喬拉繼續說，「你還有點腦袋。直到今天之前，你放棄了你無法獲

勝的戰鬥。蠻力並不代表一切。如果你能正視這點，你能成為隊上最優秀的成員之一。我

的死神曾經接受自治聯盟中最被尊崇的指揮官們的表揚。我的死神在戰鬥中的每一刻都能

讓敵人感受到惡魔般的恐懼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」 

「我們做我們必須做的事，」加百列喃喃道。 

「一點也沒錯。」凱喬拉站了起來。「把那點牢記在心中。如果你想活命，就和其他

人一樣接受訓練和戰鬥，撐過我的訓練課程。」 

「就那麼簡單，是嗎？」 

凱喬拉沒去追究他少說了「長官」。「你在兩天內就能恢復受訓。我建議你去和能幫

你免掉更多頓痛扁的人做朋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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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百列等凱喬拉走到了門口才說道。「我會全力以赴、不顧一切達成目標，長官。」

他的話聲裡有什麼東西讓典獄長不由得轉過身來。 

「我們走著瞧。」 

加百列感覺攝影機和感測器無時無刻都在追蹤著他。他盡力避免和波勒克有更多的衝

突，蟲人則幫忙嚇跑其他人的攻擊。 

三個月後，電腦副官將他們帶到了一個之前從沒有進入過的房間。那是他們抵達冰室

之後唯一稱得上招待的一件事。那狹長的房間內排滿了一系列的裝甲服。比聯製陸戰隊戰

鬥裝甲要來得小及精簡，每套裝甲都在雙肩上配有一具大型的噴射背包。這些裝甲服還沒

啟動，看起來卻已蓄勢待發。蟲人對此景象露出了微笑。 

當電腦副官命令囚犯們穿上裝甲服時，沒人有心情開玩笑。充其量就是有些迫不及待

的情緒。幾分鐘之後，訓練的下一階段開始了，而冰室的情況竟變得更加慘烈。 

第一項挑戰是噴射背包。一開始，囚犯們完全不會控制推進器，所以這部份通通由電

腦副官代理，而電腦副官似乎以在最糟糕的時機點燃推進器為樂，總是把人射向天花板或

牆壁，直到他們學會操控為止。受到腦震盪還算稀鬆平常。有兩個新兵因為頭骨碎裂而死

亡了。 

他們開始接受新武器的訓練。P-45鐮式電磁手槍是種火力強大的小怪物，裝甲服幾

乎無法抵銷其後座力。靶場被打得滿目瘡痍。有幾個人被其他囚犯們誤殺。 

當他們終於能達到百分之七十五的準確度時，電腦副官恭賀了他們。然後它要求他們

一次使用兩把槍。 

最後還有 D-8炸藥，那是被設計來炸毀建築物的。它的力量足夠把沒注意到的人炸

得貼到牆上去。他們得練習做炸彈的準備和處理，但情境條件非常極端且殘酷：巨大的噪

音、完全的黑暗，或是令人睜不開眼睛的強光，重力被隔斷的房間。傷亡人數急速攀升。 

囚犯們努力奮戰。有些人在行動中死亡；其他人被發現像漢尼索一樣死去；有幾個人

自殺。加百列撐了下去。他沒有選擇。 

凱喬拉的例行公事增加了幾項。在燈光關閉前，他會檢視加百列‧費爾茲的訓練錄影。

他無法解釋原因。好吧，他可以，但是他還沒準備好要承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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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托羅斯星系的過去這兩年頗有成效，令人相當滿意。一旦結訓離開冰室，死神們將

前往需要他們的地方，用火力和殺戮來保護自治聯盟的重要事物。勳章與表揚大多在死後

追贈或被列為機密；它們回流到了冰室，將受獎者的姓名轉變成另一則成功的故事，加入

與日俱增的相同案例裡。 

 

但以前從沒有無辜的人被送到冰室來，所以凱喬拉擔憂地監視著。那是個威脅，一個

非常簡單的威脅。要是有人發現了怎麼辦？要是 UNN的夜間新聞發掘出加百列‧費爾茲

的故事，讓這個有著離譜惡運的殖民地男孩登上版面了該怎麼辦？為了這麼好的報導，那

些名嘴就算激怒高層也在所不惜。 

消息會走漏的想法並非不可能成真。有人已經違反了規定：費爾茲根本就不該被送來

這裡。凱喬拉仍然找不出始作俑者。地方行政官沒有回覆他的電話，而電腦日誌顯示沒有

人實際下達過把費爾茲送來的命令。 

技師們的註記也沒有太大幫助。費爾茲的人格是許多爭論的核心。他的行為改變了。

獨來獨往的態度不再。取而代之的，他和一些人建立了羈絆，特別是洛德斯─那個自稱是

蟲人的傢伙。這兩個人每次用餐時都會在一起，在訓練和對決比賽時也會組成一隊。對大

部分的觀察員來說，他們已經成為了摯友。 

凱喬拉任由技師們揣測；他並沒有告訴他們自己曾經給那新兵建言的事。費爾茲明白

和冰室中最恐怖的人親近，能夠避免不友善的關注。 

即使如此……費爾茲在進步。戲劇化地進步。不單單是這樣，他在戰術和策略方面表

現出不凡的才能。領導者的潛質。如果他能加入死神的行列會怎樣呢？ 

他會是個成功的測試案例，凱喬拉理解到了這點。費爾茲將活生生地證明死神課程需

要擁有技巧及智慧的新兵，不像現在只能設法把人類社會中一些殘渣的剩餘價值壓榨殆盡。

死神已經在前線行動上普遍得到活用，但假如他們能更進步，自治聯盟中的每個指揮官都

會要求凱喬拉能收到更優秀的新兵。 

簡單來說，如果費爾茲能獲勝，他會把自治聯盟的作戰方式帶向新的紀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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凱喬拉寫下他最後的註記並關上了費爾茲的檔案。這批囚犯所受訓練的最後階段會在

今天開始。「畢業的日子，」他淺淺地微笑。 

他對冰室的工作人員下達了指令。 

「最終測試批准了。強化下一次的食物補給，並在兩小時後啟動所有的獵殺者。是時

候給冰室來點好料了。」 

「有事情不太對勁，兄弟。」 

加百列對蟲人微笑。「你最近兩天一直這麼講。」 

蟲人將另一匙米色糊團放入口中。「你知道我在說什麼。」 

加百列必須承認蟲人也許是對的。他們的訓練已達到最高水平。他們甚至有足夠的空

閒時間能連續兩天好好地睡上一覺。那肯定不會是件好事。 

蟲人用手掌猛拍桌子，他只吃到一半的飯碗被彈落桌面。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」 

加百列畏縮道。「我明白。」 

「你不明白！」蟲人跳了起來，咆哮著說。「你們沒有一個人明白。特別是你！我會

第一個殺了你，就是現在！」 

加百列東碰西撞地站了起來並往後退。這不是平常的蟲人。如果他不閉上嘴，加百列

或許得踢掉他的牙齒、扭掉他的頭，然後開始屠殺其他新兵，直到只有他一個人站著…… 

什麼？加百列突然回復了理智。 

瘋狂橫掃了整個餐廳。拳頭緊握；面容憤怒扭曲。起初只有推撞，然後抓扭，接著在

幾秒內就演變成拳腳相向。蟲人似乎失去了專注，瘋狂地想要找人打鬥，並且大聲地磨著

他的牙齒。 

加百列低頭看著他的碗。是食物造成的，肯定是。這一定是凱喬拉的把戲。憤怒像強

酸一樣在他胸中燃燒；他的嘴唇不自覺地向後扳，做出了一副奇怪的表情。凱喬拉會付出

代價。用鮮血，為了所有一切付出代價：為了訓練還有死者們，特別是丹尼斯─ 

快停下來！加百列用意志力強行壓抑了怒火。「蟲人！快停下來；是食物！就只是食

物害你變成這樣！」 

蟲人沒有聽到他的話。他正像被關在籠中一樣繞著小圈圈走。加百列抓住他的雙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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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他們不知道把什麼東西加到食物裡面了！」蟲人只是搖頭，但加百列繼續對他說。

「這裡沒有蟲族，對吧？沒有什麼東西比蟲族還糟糕了！你是那麼跟我說的！」 

蟲人的雙眼專注在他身上。「沒錯，」他勉力說。「沒什麼東西比蟲族還糟糕……」 

加百列幾乎要因為放鬆而昏倒。凱喬拉想要他們受到驚嚇且憤怒，但還能控制自己。

這一定是新測試的一部分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？ 

囚犯們大喊著，胡亂揮拳並跑向出口，餐廳中的人越來越少。幾名囚犯仍逗留其中，

波勒克也是其中之一。加百列把蟲人拉向他，抗拒著他血脈中的火紅騷動。「我們也得快

點離開。」 

波勒克冷笑道。「什麼時候輪到你發號施令了，矮子？」 

加百列用大拇指朝後一指。「你想落得像他們一樣的下場嗎？」 

有七名囚犯的反應非常非常糟糕。其中四人已經因為頭部受到反覆打擊而死亡；另外

一人還抓著他已毀容的面孔。最後兩人試圖要掐死對方。連波勒克都看起來病了。 

「快點。我們必須離開這裡。」加百列帶著他們離開。 

他們離開了狂亂的餐廳，並發現走道閃爍著光芒。電腦副官的聲音在設施中傳了開來。

「所有受訓者，請前進到武器庫的 1號至 8號區並準備戰鬥。這不是演習。我重覆─」 

「我們現在是鎮暴警察了？」有人問。 

加百列不停地四處查看，尋找新的威脅。「這仍然是訓練。保持警覺。」 

「嘿！你有聽到那聲音嗎？」 

鐵爪敲在地面的聲音傳了出來。 

在大堂遠處，有什麼東西蹲伏著。它的外型和動作看起來像隻貓，但它是一台禿鷹機

車大小的機器。它將子彈型的頭部轉向囚犯，並張開金屬的大嘴。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

嘯向他們的耳朵襲來。 

「快跑！」 

他們狂奔跑過走道，金屬的重踏聲就跟在身後不遠處。有一個人蠢到往後看。機械的

野獸只一會兒就趕上並抓住他，上下雙顎緊咬住他的軀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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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戰鬥引領到你敵人的門口。強迫他們接受你的安排而戰，不留第二條路。《冰室

箴言第七條》 

 

其他人保住了自己的腦袋並繼續奔跑，直到一座敞開的武器庫大門出現在他們的面前。

他們匆忙衝進入口，好像那是通往天堂的路徑一般。 

「快關上門！」 

大門開始關上，但太慢了。那機器猛衝進缺口中，雖然無法讓全身通過，但它血跡斑

斑的頭擠了進去，用力開闔它那恐怖的嘴巴。終於，波勒克將一把槍從武器架上取下，並

對著機器人射光了一整個彈匣，把它像紙張一樣撕碎。 

在他來得及自吹自擂前，加百列指向他身後。「還有更多！」一點也沒錯，一整群那

種東西朝他們衝來。加百列推開機器貓的破損殘骸，大門緊密地關了起來。有東西從另外

一側撞上門板，緊接著的是金屬爬搔金屬的聲音。一陣陣可怖怒吼隔門傳了過來，讓人聯

想起各式各樣的猛獸。 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蟲人問道。 

加百列看著武器庫另一端的死神服、手槍、D-8炸藥，甚至還有一組特製的戰鬥藥劑

給藥系統。 

「現在怎麼辦？我們全力以赴、不顧一切達成目標。」 

凱喬拉掃視技師們傳來的數據。四名受訓者在最開始的一分鐘內就死了。十分鐘之後

有十二人死亡。同樣的訓練，以前還有過更糟糕的開頭。 

加過料的食物發揮了效用。他原本預測加百列‧費爾茲會成為最初的傷亡者之一，而

現在他卻為其他倖存者如此輕易地接受加百列做領導者感到驚訝。這項測試的資料將會十

分有趣。 

凱喬拉豎起了他的手指並看著螢幕。許多新兵在冰室各地搏命求生，工作人員卻躲

藏在秘密的安全房間裡。連接主要通道的中控室大門原本是敞開著的，但卻因為這次演練

而被封鎖了。現在不管是囚犯們或機器都無法進入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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囚犯們陸續從武器庫走了出來。真正的測試現在才正式開始，負責考驗他們的是一群

獵殺者，這種機器唯一的目標就是拼命地攻擊所有有脈搏的生物。 

新兵們呈扇形在走道中散開；一台螢幕響了起來。費爾茲穿著 RP17裝甲服出現了。

總計有四十個人全副武裝且準備好迎戰；有三分之一的人獨自行動，他們不會在下一波機

器人的攻擊裡撐過太久。比機器貓更加恐怖的東西將會出現。 

「這裡沒有蟲族！」 

另一台機器生物，外型就像是一隻刺蛇，直身站起並揮舞著兩條鐮刀般的肢體。蟲人

對它開火，還像個小孩般大叫。即使那東西傾倒並裂成碎片，他也沒有停下來。 

「沒有蟲族！這裡沒有蟲族！」 

其他人只能聳聳肩表示無奈，並繼續開火。他們沒有時間讓蟲人冷靜下來。有太多該

死的假蟲族要殺。 

起初，武器庫的突圍行動進展得很順利，但機器們很快地填補了損失的數量。他們唯

一能做的就是跑、跳、臥倒、射擊與炸掉任何會扭動的東西。加百列和他的隊員們所到之

處只留下了彈殼與變成廢鐵的零組件。 

機器人們動作太慢、太笨拙，又太過外行，不足以阻止他們。雖然他的身體疼痛，肺

部也發出抗議，加百列仍享受著這一切。凱喬拉所提過的挑戰並不是開玩笑。艱難，但仍

可克服。加百列能撐得過去。 

但有件事必須先做。他開始朝天花板開火。 

凱喬拉瞪著突然失去訊號的螢幕。「剛剛發生了什麼事？」 

「整條通道的感測器都失靈了。我們失去了整個 L4區的影像。」 

典獄長咒罵出聲。那是費爾茲的所在位置。 

「長官，一群裝甲服失去了連線。」 

凱喬拉看著資訊。其中一件裝甲服是 RP17。「死了嗎？」 

「空白資訊。一點資料也沒有。」 

「那好吧，少尉，」凱喬拉從容而沉穩地說，「你能告訴我裝甲服在失去連線之前所

顯示的資訊嗎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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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心跳頻率和血壓升高，相當程度的亢奮狀態……並無不尋常之處。」 

至少以這項演練的標準來說是這樣。凱喬拉搖了搖頭。 

「裝甲服 RP17在失去連線的前一刻有任何異常狀況嗎？」 

「沒有，長官，並無特別異常。」 

凱喬拉深呼吸了一口氣。「並無特別異常？你能說明白一點嗎？」 

那少尉吞下了一大口口水，眉毛上滲出了汗珠。 

「是、是的，長官。他在失去連線前將重新裝填了武器，而且心跳頻率有些微的減

緩，」那技師說道。「他很冷靜。我不覺得他們有遭到埋伏──」 

「噓！」凱喬拉揮手劃過空中。那技師如釋重負地閉上了嘴，而凱喬拉站了起來，

專注地聽著聲音。他發誓自己有聽到從中控室入口外傳來一陣嘶嘶聲，那聲音聽起來就像

是─ 

─戰鬥藥劑。 

 

凱喬拉踢倒他的書桌並蹲在其後。「趴下！」 

兩把電磁手槍的巨響充滿了整個房間，書桌在子彈掠過表面時震動了起來。技師們在

喊叫中死去，銅與火藥的味道充斥在空氣之中。 

凱喬拉拔出了他的配槍，那只是一把小型的半自動手槍，但還是有殺傷力。他等待著

吵雜聲沉寂下來，瀰漫室內的呻吟聲告訴他有些技師還活著，但他們此時也只能靠自己了。

他相當清楚是誰站在門外。 

「費爾茲？」 

那新兵笑了，他的聲音因腎上腺素與化學藥品而顯得亢奮。「是的，長官，典獄長，

長官，我前來報到，長官。」 

「很棒的伏擊，費爾茲。洩漏你的行蹤得扣一點分。化學給藥系統很大聲，即使在戰

鬥中也聽得清楚。整體來說有很高的水準。」戰鬥藥劑的效果只會持續幾秒。如果凱喬拉

能再拖延他一下子─ 

「這話從你口中說出有很大的意義。」另一陣令人耳聾的開火掃射撼動了中控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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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有效率地對抗敵人並加以摧毀。方法並不重要。使用小刀、槍、炸藥或拳頭都

可以。絕不遲疑。《冰室箴言第八條》 

 

凱喬拉很冷靜地等待掃射結束。在混亂之中，他聽到了沉重的腳步聲；費爾茲移動了

位置，想要從側翼攻擊他。典獄長將手槍伸出書桌外四處亂開槍，不願將頭伸出去好好瞄

準。 

腳步聲在遠處靠著牆壁的一排電腦旁停了下來。空彈匣敲在地板上發出了聲音。 

「你沒打中，典獄長。」 

「我想也是。」凱喬拉重新裝填了他的手槍。「你對什麼事感到不滿嗎，費爾茲？」 

「我對我兄弟之事感到不滿，長官。」 

典獄長回想起他們在醫療室內的對話。「你那個失蹤的兄弟。他怎麼了？」 

 

「我沒有對你說實話，典獄長，」費爾茲說道。「我的兄弟並沒有失蹤。我很清楚他

在哪裡。或者說是他曾經在哪裡。」 

「真的嗎？」凱喬拉必須將這對話拖得越長越好。在中控室開槍已經自動觸發了數個

不同的無聲警報。維安部隊很快就會從冰室各地集結於此。 

但他突然理解到，支援的行動會被受到阻礙。正在進行的最終測試意味著他們沒有暢

通的路徑可以來到中控室。他們必須和新兵們一樣打倒敵人一路殺過來。 

凱喬拉懷疑他有辦法拖住費爾茲不殺他，直到他們抵達。 

「我兄弟來到了這裡，典獄長。來到了冰室，受到你妥善的照顧。」費爾茲將兩輪子

彈填入兩把手槍的槍膛，兩聲輕響迴盪在室內。「我花了很多時間、很多金錢才得到那個

資訊。很多很多。多到你無法置信。」 

「你有辦法退款嗎？你是我們這裡所接收到第一個姓費爾茲的人。」 

死神的話聲切開了遠處的戰鬥聲響。「你看不出家族間的相似之處嗎？在訓練中死亡

之人不值得被記住嗎？我一點也不訝異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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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記得每一個囚犯。」 

「連被革除之人都記得？那些沒辦法發揮效用之人？」 

「特別是他們。」 

費爾茲的聲音變得冷酷。「我兄弟的名字是丹尼斯‧史丹頓。」 

丹尼斯‧史丹頓？他在訓練開始不到一個星期就死亡了；補給品七號和他不對盤，他

的幾個重要器官發生衰竭。那並不是太大的損失。丹尼斯‧史丹頓是個不起眼，沒有用處

的新兵。 

凱喬拉決定要掩飾細節。「我有給你兄弟一個機會。和你所獲得的一樣的機會。結果

就是不從人願。」 

「我的兄弟從來就沒得到任何機會，」費爾茲說道。戰鬥藥劑的效果已經退去了。化

學藥品的禁斷作用使他的聲音顫抖著，但他的話語仍充滿了怨毒。「你沒給他機會。沒有

人給他機會。」 

「你錯了。」 

「我明白自己將涉入的處境。我準備好了。他並沒有。」死神噴射背包發出的聲音突

然提高了。費爾茲即將要有所行動。「而你也沒有準備。無情的死神來了。是該還債的時

候了。」 

「還債？為了什麼？」凱喬拉緊握住他的手槍。「他原本是要被槍斃的，費爾茲─」 

「我的名字是史丹頓。」 

「你的兄弟是個罪犯，史丹頓，而且還不是個聰明的罪犯。如果他有一丁點和你一樣

的自我控制，他只會因為可悲的竊盜罪被關幾個星期而已，」凱喬拉說。「但他卻為了兩

個平民口袋中的一些錢就殺了他們，還在距離不到三條街的地方就被執法人員逮捕。」 

「他是我的兄弟。他值得比你這私人的地獄深淵還要好的地方。」 

「然而我這個私人的地獄深淵很有成效。」凱喬拉掃視室內，尋找逃脫的方法。他只

能找到一些糟糕的選項，而那些路徑都會讓他暴露在危險之下。「你能說這地方沒有成效

嗎？能說我沒把你改變成銀河中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殺手之一嗎?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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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恭喜你做得很好，典獄長，」費爾茲說，裝甲服的噴射背包在狹窄空間內發出難以

置信的巨響。「讓我給你一份特別的禮物表達我的感激之情。」 

凱喬拉閉上了他的雙眼。書桌沒辦法承受持續的槍彈攻擊來保護他。他沒有能夠不進

入費爾茲射擊範圍就逃脫的機會。 

沒有出路。 

電磁手槍震耳欲聾的聲音響徹整個中控室，書桌的表面在子彈的撞擊之下發出巨響並

彎折。第二把 P-45開火了。 

然後是第三把。然後第四把。 

什麼？ 

噪音沉寂了下來；凱喬拉聽到一具穿著裝甲的軀體跌倒在地的聲音。 

他保持著蹲姿。 

「典獄長？」 

是另一個人的聲音，一個熟悉的聲音。凱喬拉露出微笑。「洛德斯？」 

硝煙從蟲人的兩把電磁手槍飄了出來。「是的，長官。」 

「幹得好，新兵。」凱喬拉站了起來。 

        費爾茲─不是史丹頓，他在凱喬拉的記憶中永遠都會是費爾茲─倒在他旁邊，彈孔

從裝甲的背後穿過。凱喬拉跪在費爾茲身旁，小心地取下他的頭盔和面具。鮮紅的動脈血

液隨著逐漸減弱的喘息冒出氣泡。 

費爾茲的雙眼表現出震驚與困惑。他試圖要轉頭面向蟲人，他的喉嚨發出咯咯的聲音，

想要表達一個說不出口的問題。 

凱喬拉輕拍費爾茲的肩膀。能夠突破冰室的封鎖警戒，費爾茲可說在某種層面上遠遠超過了

這訓練課程的一切期許。儘管他的心智在戰鬥狀態中受到藥物影響，也絲毫不減其成就。他找出

了目標的位置並將其困住，用計謀突破了一層又一層被設計來防止這種狀況的安全系統。 

這是冰室能有效運用更優秀新兵的證據。如果凱喬拉能把這想法直接呈報給蒙斯克大

帝，他在下個月就能接收到等級更高的新兵。當然課程會需要做一些調整，但那是在預料

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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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個死神低頭盯著費爾茲，臉上帶著好奇的表情。「我為什麼會那麼做，長官？我

以為他是我的朋友。」 

「因為你是名死神，洛德斯，」凱喬拉說。 

蟲人靜靜地思考，並看著費爾茲的雙眼黯淡了下來。最後，他點了點頭。 

「我全力以赴、不顧一切去達成目標。」 

 

勝利才是唯一的真實。其餘一切都是塵埃，能輕易地被抹除。《冰室箴言第九條》 

 


